第一部分
政權、人群分類形態與地方勢力
第一章　　荷蘭殖民時代屏東地域土著族群，1624-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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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屏東地域開始出現可靠的文獻記錄，大致在1630年代荷蘭東印度公司佔據大員沙洲，建立「熱蘭遮城」總部，並企圖前往下淡水溪擴展勢力的時期。當時，在屏東市郊的土著搭加里揚社人和林邊溪海濱的放索社人，首當其衝，見識到荷蘭公司士兵威猛的火槍，立即決定降服。此後，荷蘭人便依賴精良的槍砲和結盟策略，快速統治屏東平原和部分恒春半島的土著。其中，小琉球島嶼土著從1623年開始，便連續受到報復性懲罰；至遲到1640年代，幾乎全島躲在礁岩的土著都被抓獲，並改由漢人承租作為農漁用地。雖然如此，小琉球島民並沒有全數滅絕；部分婦孺小孩被分配到臺南新港社後，接受荷蘭人教養，改姓西方名字，甚至和公司職員結婚生子。

本章的重心分成兩部分，首先描述荷蘭人勢力滲透到屏東地域的途徑，包括公司獎罰土著的措施，鼓勵種植稻米，抽收貢稅，宣揚基督教義，以及調撥壯丁配合公司士兵攻伐的舉動。其次，敘述荷蘭人為求尋找東部傳說中的金礦，開闢一條從臺南安平，經過萬丹、放索、枋寮等地，並在恒春半島土著的協助下，穿越山峰溪谷，抵達卑南。這條稱為「卑南採金路線」，於1653年嵌入相對準確的地圖上，形成最早的南臺灣「官道」。
前言：荷蘭人如何發現臺灣？

十七世紀以前，由於缺乏可靠的文字記載，我們幾乎不知道屏東地域和恆春半島的人群。從日治時期到戰後1980年代，學界主流看法將屏東地域的土著族群當作南臺灣西拉雅族群的分支，稱為馬卡道族。1985年李國銘利用荷蘭文獻，仔細比較放索社和新港社的語言、住居建築和婚姻形態，發覺兩者呈現明顯的差異，應當屬於不同的族群。事實上，當荷蘭傳教師採用新港語教材在萬丹地區傳授基督宗教時，發現當地土著根本不懂這些語言，等於是另一種方言。
近年來，若干重要荷蘭時期原始檔案陸續出版，提供許多荷蘭人統治屏東地域的土著資料。例如，《熱蘭遮城日誌》1-4冊（江樹生譯，臺南市政府出版，1999-2011），《東印度事務報告》（程紹剛譯，《荷蘭人在福爾摩莎》，聯經出版社，2000），以及 Leonard Blusse& Natalie Everts, 編撰 The Formosan Encounter---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vol. I-IV（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1999-2006）等資料文獻，記載不少1630-1650年代的土著語言、生活習慣和族群互動關係記錄，讓我們得以從比較可靠的史料，理解他們的活動。

長期以來，學界大都依據清代史料建構有關屏東地域八大土著社群的知識。現在，我們了解原來所謂的「鳳山八社」，早在1640年代即便成型。荷蘭人為求方便徵收貢稅、傳教以及社會控制，要求散居的小部落整併到大型部落，於是形成八到九個大型村社聚落：大木連社（清代稱為「上淡水社」，下同）、麻里麻崙社（「下淡水社」）、阿猴社（可能為塔加里揚社群）、搭樓社（外加新搭樓小社）、大澤機社（亦稱「武洛社」）、力力社、茄藤社和放索社。這些村社在參加荷蘭長官主持的地方會議時，採用大木連社語，作為「官定的」共同語言。例如，1641年開始，大員長官在每年一度的地方會議上宣告政令時，邀請麻里麻崙社長老使用「大木連社語」，作為傳譯「官話」。相對地，對於臺南地域的土著，採用新港社語，傳播政令和教義。從操作的方言看來，屏東地域和臺南地區的土著顯然說的是不同的話，應該屬於不同的族群。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簡稱「公司」）成立於1602年。主要任務在結合荷蘭國內六個主要商會，組織一個具有遠航功能的大型艦隊，以便前往東亞地區，尤其是中國沿海，爭取香料、胡椒、生絲和白銀等貿易市場。此時，西班牙、葡萄亞等國早在菲律賓和澳門設立商務據點。公司為求爭取在地市場，在印尼巴達維亞成立行政商務中心，作為向中國沿海和日本貿易的轉口基地。當時流程大致是從印尼、越南等地輸出香料，運往中國市場交換生絲、瓷器；然後，轉運日本，換取白銀、織布和其它特產；最後，將貿易盈餘運回荷蘭總部。

　　1620年代初期，公司試圖聯合英國東印度公司組成艦隊，對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隊，以便分享東亞貿易利潤。為此，他們先後封鎖馬尼拉港口，騷擾葡萄亞人在澳門的船舶，並侵襲沿海中國商船。稍後，因明代政府禁止他們直接進入中國市場，荷蘭人於是設法在澎湖島建立炮台，作為據點，並對中國沿海進行海上封鎖，攻擊來往船隻。
這些封鎖行動嚴重破壞中國沿海商業活動，造成市場凋零，從而逼迫越來越多困於生計的漁民加入海盜和「倭寇」陣營。明朝皇帝此時早就被北方的滿清勢力逼迫得難以喘息，現在又擔心近海地區治安的惡化，於是在1624年，派遣俞咨皋將軍率領船隊，裝配一萬名士兵前往澎湖島，和荷蘭人進行談判。雙方達成協議：荷蘭人立即撤出澎湖島基地，並中止大陸沿海的海上封鎖。至於中國官員則同意願意協助引導荷蘭人轉往臺灣島尋找可資落腳的海港，並允許恢復對中國的貿易活動。

　　稍早之前，公司曾於1622年，派遣一艘稱為「金獅號」（Golden Lion）的艦艇前往臺灣島西邊海岸，調查地形、河道，以便探測適合的商港。不幸，在接近小琉球島的航路上踫撞礁石，導致擱淺。在船員奮力登岸之後，卻因語言和判斷的差異，慘遭當地土著屠殺。當時島民自稱Lamey，荷蘭文獻則按船難名字，稱為金獅島人（Golden Lion Island）。荷蘭人面對這樁船難事件，既沒有投訴對象，也因島嶼缺乏集結船舶的據點，暫時難以報復，只好暫時擱置。不過，卻始終未能忘卻。

　　1624年，公司總算在臺南近海土名稱為「大員」的大塊沙洲上，建立「熱蘭遮城」，作為巴達維亞總督管轄下的支部。初期的策略是將臺灣作為對中國和日本的貿易轉口商埠。約從1630年代初期，公司發覺臺灣島內的鹿皮和蔗糖具有可觀的外銷市場，可以外銷到日本換取白銀，決定推動島內殖民政策，直接控制土著人口、土地分配和生產活動。
一、歸順與懲罰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殖民政策，基本上採取「歸順與懲罰」的雙重策略。首先是以利誘和遊說，招撫大員近鄰的新港社人。公司採用結盟儀式，要求新港社人獻出小檳榔和小椰子樹苗等物，象徵獻出土地所有權；相對地，公司答應保護他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從而建立所謂「盟約關係」的殖民體制。1636年11月，由於麻豆社人拒絕接受歸撫，並殺害荷蘭士兵，大員長官派出500名白人士兵，協同新港社支援的壯丁，前往攻擊，殺戮26名土著，並焚燒整個村莊。被嚇壞的殘餘村民只好派遣長老攜帶檳榔和椰子樹苗，前往大員，請求歸順。麻豆社人答應像新港社人，變成公司盟友，願意聽從長官支配，提供任何協助。

　　在公司陸續制伏臺南近鄰的土著部落之後，便試圖籌劃報復小琉球島民殺害船員事件。公司曾於1633 年11 月，派遣一名政務官員Claes Bruijn ，率領一支由公司士兵及新港、麻豆等社壯丁組成的部隊登陸小琉球，開啟懲罰島民的序幕。只是，由於島民深藏在礁石洞穴，未能達到剿撫目的，只好焚燒幾間房屋，以示警告。

　　1634年7月，公司再度派遣士兵前往小琉球島進行征剿。不幸，3名士官遭到殺害，卻無法抓獲島民。此後，公司又多次派遣士兵登岸抓人，始終未能如意。一直等到1636年住在林邊溪附近的放索社人歸順之後，公司開始籌劃「以番治番」策略，借助鄰近土著，剿除島民（有關剿撫小琉球島民事件，詳後）。

　　1635年11月，公司應新港社人請求，派遣約70名荷蘭士兵，協同新港社和蕭瓏社人前往桌山（今大岡山），攻擊塔加里揚社人。據稱，塔加里揚社人高大強壯，其中5名被荷蘭士兵的步槍殺害，其餘不敵敗走下淡水溪。

　　1635年12月22日公司再度應新港社人要求，派遣500名荷蘭士兵，會同400多名新港社壯丁，從赤崁經過二層行溪（「清水溪」）以南，大約70公里沒有土著村社的荒野曠地之後，跨越下淡水溪，將塔加里揚社人村莊夷為灰燼。
此項剿撫行動，展現荷蘭人精良的槍械和震耳欲聾的兵火，驚嚇了近鄰的土著。1636年2月，塔加里揚社、大木連社（「上淡水社」）、麻里麻崙社（「下淡水社」）和搭樓社等，共同向大員公司降服，願意締結同盟。

　　1636年4月，遠在林邊溪沿岸的放索村社，風聞荷蘭人的兵器和武力，主動派遣耆老前往大員，請求締結盟約。稍後，放索社便接受公司的需求，派遣壯丁協助荷蘭人前往小琉球島，燒殺捕捉躲在礁岩的島民。

　　約在同時，公司風聞東部卑南地區出產黃金，於是積極派遣士兵，分從海陸，尋求可能的金礦。開始時，先從海路，探測大員到臺東卑南地區的航道。後來發現此地並沒有適合靠岸的港口，不宜派遣船舶。隨後，決定開闢一條從臺南跨越屏東平原的溪流，再由林邊、枋寮等地穿梭大武山脈溪谷，直達東部海岸的道路。
事實上，早在1638年3月，大員長官即曾在士兵的保護下，從赤崁經陸路南下，前往大木連社，觀測當地學校、居民性格和稻米生產情況。
這些陸地交通，顯示從臺南到屏東的道路，業已逐漸開通。
然而，從屏東前往卑南的山路卻充滿敵意的高山土著。公司為了保證行路安全，先是調查恆春半島的土著社群分布情況；後來知道此地最有勢力的村社乃是豬朥束社大君王（聚落約在滿州里德），於是派遣政務員進行締結盟約。大君王同意以盟友姿態，協助公司開闢山路。1645年7月，公司經過多年的探測和修築，終於打通臺南經萬丹社、放索社，貫穿卑南的山徑道路，形成最早的「官道」。

二、「烏鬼洞精靈」傳說：小琉球人的重生

1636年4月5日，公司派遣牧師尤紐斯（Robert Junius，1628-1643年間擔任新港社和蕭瓏社牧師，死於1655年）率領士兵前往放索社，調查在地的語言和族群關係，並留下一名士兵學習當地語言。1636年7月1日，公司決定派遣牧師前往放索社，說服他們組成聯軍，共同前往小琉球島，捕捉凶手。不幸，在征伐過程，被島民殺死士官長等3人。至此，公司決定清剿全島所有土著。

　　同年8月，公司決定召喚新港、蕭瓏、麻豆、目加溜等社，以及放索社、塔加里揚社等盟社所組織的聯軍，共同前往小琉球島。聯軍將全島團團包圍，利用火燒，活活悶死躲在岩石洞穴的405名男婦兒童，並將殘存的323名島民扣上腳鐐，遣送到大員。此次大規模的殺戮行動，幾乎將島民清除乾淨；日後空蕩而陰沉的洞穴，被鄉民訛傳為「烏鬼洞」。其中，一部分島民被納為公司奴隸，並計劃轉運巴達維亞（雅加達）總部；另有部分撥給新港社人支遣，從事勞役。

　　雖然如此，公司仍然不放心，持續派遣士兵和盟兵，清查躲藏在陰深洞穴的殘餘島民。直到1647年，公司認為全島業已清理乾淨，乃將小琉球島出租給漢人放牧牛羊，或從事漁獲活動。

　　有很長一段時間，大多數人都認為小琉球島民經過荷蘭人多次而有系統地的捕殺，應該已經剿洗乾淨，沒有留下人種。的確，1883年間任職於中國海關總署的德國人克萊因瓦奇特（George Kleinwachter）， 曾經前往小琉球島調查地質結構。在沿途，他採訪一道民間口傳稱：中國人在猴山（高雄柴山）怕猴子；在小琉球，怕（黑）鬼。
雖然是鄉間野談，但多少反映民間對於1640年代小琉球島民被荷蘭人像捕捉老鼠、兔子那般火燒洞穴活活燒死的慘狀，久久未曾淡忘。即便在今天，島上一處岩洞觀光名勝，仍然標示「烏（黑）鬼洞」傳說。

圖1  小琉球島礁石「烏鬼洞」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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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小琉球島嶼四周布滿礁石涵洞，長期以來一直是重要觀光景點。不過，官方在介紹這些礁石地景的歷史背景時，經常錯置時代記憶。本圖是新近張貼的「烏鬼洞」傳奇故事，將小琉球島先民標記為「黑奴」，且是鄭成功驅除荷蘭人之後，才匿跡洞穴。事實上，島民在1641年已經被荷蘭人清除乾淨，並租給漢人從事漁殖養羊事業。（陳秋坤攝制）
根據近年出版的《熱蘭遮城日誌》和《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1650-1661）等荷蘭殖民臺灣文獻，顯示部分小琉球島人不但殘存下來，而且與公司雇員、教師、士兵或鞋匠結婚生子，融合為荷蘭人後裔（參見附錄）。其中，最主要關鍵在於當時擔任巴達維亞東印度公司總督范．代．萊恩（Cornelis van der Lijn, 任期1646-1650）。他在1649年1月，發布一份備忘錄，要求大員（臺灣）長官必須更正處理小琉球島民的措施。原來被腳鏈綁住，準備充當奴隸或勞工的小琉球島民，完全獲得自由身份，並且不得再轉運他處。
根據這份記錄，我們得知經過荷蘭人的多次剿洗之後，小琉球島民至少尚存活714人。其中，部分婦女長大之後，皈依基督，改用荷蘭人名字，例如一名土著少女稱為Maria，稍後嫁給荷蘭人；她們的子女出生，也以荷蘭人名字受洗為基督教徒。這些島民後代可能在1662年隨著公司撤出臺灣，搬回荷蘭，變成當地公民。例如，荷蘭東印度公司文獻即曾記載一名小琉球島民擔任公司士兵，娶了荷蘭婦女為妻，並在回到阿姆斯特丹之後，正式申請為荷蘭公民。

有關公司最後處理小琉球島民事件（1622-1647）的具體內容，可歸納如下數點：1、小琉球島民全總數約有1200人（實數1119人）。其中，405人被殺或自殺死亡。2、191人被派送巴達維亞安置，接受教養；3、482人被安頓在新港社聚落附近。他們將獲得自由，並不必服傭任何勞役；4、24名兒童安排在大員公司，接受荷蘭人教養；5、1647年以後被捉的最後17名島民，運送新港社安頓之後，恢復自由身份。

根據《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的婚姻受洗記錄，我們統計小琉球島後裔在1650-1661年結婚登記的人數、婚姻對象和子女受洗名單。
在29件婚姻登記中，除了兩件分別為搭樓社和麻里麻崙社女子嫁給荷蘭人之外，其餘都是小琉球島婦女。
她們都不再使用原來部落的稱呼，而是改用荷蘭人通俗的名字，例如，Maria、Sara等；婚姻對象大都為公司體制下的低層職員，例如馬廄工人、園丁、士兵，甚至學校教師。1651年一名公司助理Harman Willems Eickmans，和故通事（傳譯？）Willem Gerrits之孀婦Catarina（小琉球島人）在大員市結婚，即為一例。1652年小琉球島婦人Taguatel原來先於1650年嫁給一名公司馬廄管理員，稍後丈夫死亡，再嫁給公司在臺灣（Formosa）南路地區臨時政務首長Joannes Olario。其它小琉球島婦人因丈夫死亡，快速改嫁公司職員的例子，也散見婚姻記錄。

其次，在20件新生兒童受洗名單中，除了兩件分別是放索社人和搭樓社人之外，大多數為小琉球島婦女和荷蘭人所生的後代。唯一特別的是一對小琉球島民Antonij 和Anna結婚，在1656年生下兒子，受洗名字Mattijs。他們可能是當年一起被抓，轉送到大員的年輕島民。我們推測，這些嫁給荷蘭人為妻的婦女，可能是從小接受荷蘭人教養的受難者；她們被迫異地謀生，可能難以找到同族的婚姻對象，於是尋求同樣信仰基督教的公司雇員作為結婚對象。透過婚姻渠道，她們延續小琉球島民的命脈，讓「烏鬼精靈」，長流在荷蘭人的血液當中。

三、「想像的共和社群」：村社落地化與地方議會
荷蘭人在管理歸順土著的策略，主要是採取所謂的「落地化」辦法：要求土著盡量居住在固定的村社，以便進行族群分類、調查戶口、調撥壯丁和徵收貢稅。同時，設法勸導散居在山區的部落，搬遷下山，合併到鄰近平原的平埔大社，以利管理。例如，1639年大員長官 Nicolaas Couckebacker 曾要求各地牧師或教師調查族群聚落環境，並提供各地村社人口和可能的戰士。經過公司派駐各地的商務員和宣教士等人的勸說和派令，屏東地域土著逐漸形成五大社群的格局：

1、東港溪以西一帶，包括阿猴、萬丹（Pandandel）、Galirolurongh、大木連、麻里麻崙、Narariangh 等社，估計約有1,450 名壯漢；

2、靠近大武山山脈地帶，包括力力、Sengwen 、Tarakeij 、Jamick 、
Keersangan等五社，統稱Dollotocq ，約有1,200 名壯漢；

3、從大員南方約 2天路程，依山傍海地區部落，主要為放索、Salomo 、
Tangenij 、Tavoulangh 等四社，約有750 名壯漢；

4、大員東邊約1 天路程丘陵處，主要有搭樓、Sourioriol（新搭樓社）
等社；
5、靠近山腳的大澤機社，由三、四個村社組成。

稍後，大員長官卡隆（François Caron）認為南路地區村社太多，公司無法在每一個村莊派教師傳播基督教基礎教義，於是決定將28個小型村社合併成8大社。據此，Sengwen 、Tarakeij 或Tarahey 、Jamick 、Keersangan 或Cerangangh、Ariariangh、Sorriau、萬丹，合併為放索、阿猴、力力、麻里麻崙、大木連、Dollatock（推測鄰近茄藤社）、搭樓和大澤機等八社。

　　1641年4月，大員長官陶德（Paulus Traudenius）在赤崁召開第一次「地方會議」，邀請臺南新港社、麻豆、蕭壟等社，以及嘉義地區費佛蘭社（或稱虎尾蘭社）推派長老參加。同時，邀請下列南部村社長老出席觀禮：放索社（長老4名）、塔加里揚社（5名）、新搭樓社（Sorriau）（2名）、力力社（1名）、麻里麻崙社（2名）、萬丹社（1名）、大木連社（2名）和茄藤社（3名）。
此後，公司在每年3-4月期間，召集所有歸順的土著部落長老，聚集一堂。
會議儀式由熱蘭遮城長官主持，一方面檢討過去一年來，各地村社長老是否稱職地執行公司的命令。原則上，公司尊重村社推派的長老，視為意見領袖。然而，如果在地的傳教師或教師評價低劣，則予以調換。偶爾遇到部落派系鬥爭，公司不惜派兵，支持合作的一派。例如，1637年11月，放索社原有一名強而有力的長老Tcomey遭到5名仇敵殺害。公司收到報告，立即派遣士兵捕捉人犯，並選拔原來長老的家屬繼承職位。
另一方面，公司重申聯盟的精神，要求各村社配合公司的殖民政策，例如，協助剿撫叛逆村社，提供住宿和米糧給駐地的傳教士，按時繳納貢稅，並忠實地登報人口。

透過每年舉辦的地方會議儀式，公司不但能夠掌握土著社會的權力結構和人口土地資源，而且在土著社會建立絕對的權威。更重要的意義是，荷蘭人利用地方會議機制，象徵性的集結所有歸順土著部落，統歸公司治理。儘管各地區的土著活在不同的空間，彼此常為獵區爭吵，但在公司長官眼中，他們卻是同屬結盟的權屬關係，等於是一種「想像的共和社群」。這個社群在公司的治理下，共同服從領導，同意「攻守同盟」，並接受基督教義為唯一真理。

　　1644年4月舉辦以下淡水溪以東一帶土著地方會議，稱為「南區（路）地方會議」。出席村社長老分別來自放索、阿猴（推測可能取代衰弱的塔加里揚社）、力力、麻里麻崙、大木連、茄藤、搭樓、大澤機以及萬丹等九大社。
同時，邀請東部地區的卑南社首領兄弟，以及瑯嶠社君主的兄弟，前來觀禮，顯示荷蘭人的勢力業已擴展到東部地區。

　　1645年，公司要求南區和東南區（台東）的政務員確實調查村社人口，並設法將山居村社遣移山腳，或是將小社併入鄰近大社，以利收稅和傳教。
隔年公司舉辦南區地方會議時，出席長老分別來自下列八大村社：萬丹社、大木連社、阿猴社、搭樓社、大澤機社、力力社、茄藤社和放索社。
這八大村社後來便成為明末清初官方所登報的「鳳山八社」，也是政權課徵土著人頭稅的基礎單位。

　　耐人尋味的是，荷蘭傳教師或學校教師平常都以新港語作為標準語言。不過，在舉辦地方會議的場合，卻都以大木連社語言，作為主要傳播語言。即便是麻里麻崙的長老在回答長官詢問時，也是使用大木連社語對答。相對地，對於高山地區的原住民，包括魯凱族（三豬毛社為主）和恆春半島的排灣族，則以魯凱語和排灣語作為傳譯語言，至於卑南族土著代表則使用卑南語。
為此，若以語言為分類，屏東地域土著族群也可分成三大類：1、大木連語系村社群：阿猴社、大木連社、麻里麻崙社、搭樓社、放索社、大澤機社、茄藤社和力力社。2、排灣語系村社，主要為恒春半島瑯嶠君王轄屬的豬朥束村社群，包括：龍鑾、蚊率、龜朥律、加芝萊、高士佛、射武力、內文、牡丹、快仔草埔後、八瑤等村社。3、魯凱語系村社，散居大武山腳部落，例如山豬毛、大路關等村社。

四、漢人墾殖與傳染疾病
荷蘭時代的土著過著什甚麼樣的生活？是游耕狩獵，還是定居農耕，或是隨著季節，耕獵並重？從《熱蘭遮城日誌》不甚完整的逐年記錄，約略可知屏東地域的土著曾在荷蘭公司長官的鼓勵和規範下，努力種植稻米。事實上，不僅是土著村社要求以稻穀繳納貢稅，而且需要提供固定稻束給駐地的學校教師或政務員。只有在稻穀歉收的場合，荷蘭人才允許土著以鹿皮繳納貢稅。
其次，不管是放索社，或是塔加里揚社，都定居在低而簡陋的茅草家屋。照此看來，至少在1640年代，本地區的土著應該已經屬於定居的半農半獵的生態環境。其次，許多村社往往採用在地長老的名稱命名。例如，清代力力莊有個村社名叫「大腳仙林」，即便是活躍於1640-50年代的長老，Tabassiangh，或簡稱Caisan。

　　荷蘭人為了公司的利益，曾以出贌方式，將每年各大社對外的交易活動，賣給出價最高的漢人。在1650年，全島計有315村社歸順公司，總計68,675名土著。全年贌社金額64,680里爾。這項收益是公司進行各項建設和行政開銷所不能缺少的財源。
若以1651年屏東地區的村社為例，1651年，放索社贌價225里爾；茄藤和力力社合計，650里爾；麻里麻崙社，300里爾；大木連社，550里爾；阿猴社，500里爾；搭樓社，400里爾；小琉球島，175里爾；瑯嶠地區，450里爾。在全島總出贌價，35,185里爾當中，佔有11%比例。
其次，為防備越來越多漢人前來開墾，公司要求這些移民不能住居村社內部，只能在距離部落一段距離的外緣，建立聚落；出入村社需要佩戴公司銀章，作為出入證明。

　　基本上，各大社都有自主的獵場；在社域之間不太明確的邊緣地帶，另有共用獵場，可資放牛，採集燃料木材。1650年代，由於漢人移民快速成長，紛紛在獵場週邊種植甘蔗，加上捕獸機的使用，嚴重影響土著的鹿皮生產。為防止土著生計日益惡化，公司重申各社使用自己的獵場，不得越界捕捉鹿隻。

相對於公司的權力控制和貢稅的徵收，漢人移民對於土著社會的衝擊則出現在日常生活方面。首先是贌社的機制，提供漢人在土著村社近旁聚居的機會。荷蘭人為避免漢人任意進入村社交換物質，設立贌社辦法；每年由出價最高者，在村社外圍設立交換站，通常由土著出售鹿皮鹿肉或手織布匹，交換漢人提供的鐵器、鹽、米（釀）酒（「山蘇」）或琉璃珠等物。得標的漢人為了壟斷交易機會，可能聚居在部落周邊，或結交土著，互稱兄弟，適時了解部落動態。
其次，明末以來社會動亂，推移許多農民前來臺灣南部尋求新興耕地或是拓展蔗園。他們經常在部落周邊佔墾所謂「無主之地」。大約從1640年代後期，荷蘭長官已經覺察到中國移民越來越多，嚴重剝削土著生計，多次下令漢人不得進出土著村社。
屏東地區最為嚴重的威脅應當是傳染疾病。1649年12月，駐在萬丹村社的教師建議公司撤出福島南部，因為每年死亡許多學校教師和士兵，甚至可稱為「殺人坑」。
1651年6月27-28日，有一名南區傳道病死，公司另派商務員 Cornelis van Dam擔任南區政務員。不料，該員於到任不久，便於8月病死。公司只得採用加增薪金方式，另派一名中尉 Robert Weils代理。

　　1652年9月7日，發生郭懷一暴亂。漢民高喊「殺死荷蘭狗！」公司結合土著共同鎮壓暴亂。前後12天的風暴，死亡三、四千人。
1653年全島受到飛天鋪地的蝗蟲所侵襲，造成全面性的飢荒；同時，有相當數量的島民傳染麻疹和熱病，居民大量死亡。
 
1654年，公司反省郭懷一動亂事件，認為土著奉命協助公司打敗亂軍，卓有功績。今後，應該更加善待原住民，保護他們免受攻擊，以免和公司為敵；同時，官方決定在普羅岷西亞建造一座城堡，以便保護公司再度受到漢民暴亂的威脅。這項造城計劃花費昂貴，公司為此計劃向中國婦女征收人頭稅（表示到此階段，從大陸移民臺灣婦女人口已經成長到可觀數額，變成重要的稅收單位）。
同一時期的報告也指出，福島流行麻疹和高燒，南北村社染病眾多，無法播種稻田。
1655年，公司記錄顯示，南部已經八年沒有牧師，只能由學校教師與民事官掌管，主要是每年因病去世教師和士兵不計其數。

1655年9月21日，駐守麻里麻崙社的政務員寄信告知大員公司長官稱，搭樓、阿猴和大木連社等社長老陳情表示，他們已經連續四年遭受無數蝗蟲覆蓋田園，啃掉稻穀苗種，導致無物可收，飽受飢餓之苦。為此，請求准許埋設捕獸機捕捉鹿隻，以便改用鹿肉交易稻米以及繳納貢稅。

五、卑南採金圖（1653年）的意義

在荷蘭統治時期，影響村社權力結構的因素，大致有三方面。一是代表公司權力象徵的駐地人員，包括政務員（商務員）、傳教師和學校教師；二是透過長老代表制度，控制部落內部組織；三是漢人經濟勢力的侵蝕。政務員代表公司的權力象徵，具有徵收貢稅和調節村社糾紛的任務；傳教師或學校教師取代傳統施行巫術（「作向」）的女巫（inus）（按﹕漢人稱為「紅姨」），改成宣揚「理性的」西方基督教義，並以文字化的教本，象徵新的權力符號。在部落內部，荷蘭人利用長老代表制度，扶植聽話合作的耆老，並淘汰反抗或行動不便的長老，從而控制核心組織。其次，漢人移民日益湧入部落周圍，進行贌社交易，並大量開墾甘蔗，侵蝕土著獵場，影響傳統維生生計。

　　荷蘭人在屏東地域的幾個主要部落，例如，麻里麻崙社、放索社、搭樓社等區域性大社，都派駐政（商）務員、傳教師，或學校教師，進行傳播基督教義和徵收村社貢稅事宜。同時，如果出現村社之間出草獵首風波，亦由他們居間協調。其中，萬丹村社（麻里麻崙社近鄰小社）位於交通孔道。公司除了派駐政務員和傳教師之外，另行鋪置兵營，派駐荷蘭士兵，監督地方秩序；萬丹庄的營兵等於是公司派遣在屏東地域的常駐部隊。直到1660年荷蘭人退出臺灣前夕，派駐南區的政務員Hendrick Norden一直住在萬丹庄，監督土著的活動，並協助荷蘭士兵和家眷整理家當，準備撤離臺灣。

　　1640年代初期，公司為了探尋東部地區的黃金，曾經派遣士兵開闢從赤崁到臺東卑南的陸路交通。稍早，公司長官范得堡曾在40名士兵陪同下，於1638年3月23日從陸路前往大木連社（本村社應屬於塔加里揚社群村莊之一），27日回來。
這是有關赤崁到屏東陸路交通最早的記載。
1645年7月16日，公司收到士兵從麻里麻崙社寄來通告，告知通往卑南新路業已修理通行。
三年之後（1648），大員長官派遣商務員或傳教師前往臺東地區，大致需要在萬丹村社（麻里麻崙社外圍部落）短暫停留，然後再往南走到放索社，取道山谷，抵達卑南。同樣，駐在卑南的政務員寄信給大員長官，亦需跨越山谷，抵達放索社，再轉往萬丹村社，交由駐地傳教師或學校教師，呈遞大員長官。
1653年，公司委派繪圖專家繪制這條貫穿東西村社的大路，稱為「卑南採金圖」。圖中清楚顯示從赤崁到卑南的陸路要道，並呈現萬丹庄作為交通樞紐的地位。同時，本圖也註明屏東平原、恒春半島和臺東等地區參加南區地方會議的主要土著村社坐落。荷蘭古地圖專家冉福立（Kess Zandvliet）稱讚為荷蘭時代最為完整的一張臺灣地圖。

　　1640年代中期到1650年代末，除去1652年郭懷一事件之外，荷蘭殖民者在臺灣維持平和的治理，穩定土著和漢人的貿易關係，乃至社會呈現繁榮的景象，稱為荷蘭太平時期（Pax Hollandica）
。荷蘭治理期間，呈現幾個特色。其一是利用精確的地圖，顯示沿海沙洲標記和陸上村社坐落，使得公司能夠從海濱和陸地調撥士兵，處理土著村社事務。其二是公司運用每年一度舉辦地方會議儀式，認識各地村社長老，建立親切的情誼，從而了解部落組織近況。其三是，每年透過駐地傳教師或教師進行村社人口調查和統計，讓公司掌握人頭稅源和可資作戰人數，以便地方發生動亂，得以調撥助軍平亂。

　　對土著而言，他們從傳教師學習基督創造人類的教義；遵守每周日不得工作的周期化作息；運用羅馬字學習認字，記錄自己的語言，並在和漢人交易土地的場合，當作正式的簽署文字（所謂「漢語和羅馬化語」的雙語契約）（參見附圖）。同時，從若干搭樓社和小琉球島社民採用荷蘭人名字，顯示他們認同荷蘭人的文化。大員長官雖然經常收到駐地傳教師抱怨土著學習不夠認真，常常溜課，至少在大木連社（「上淡水社」）和麻里麻崙社（「下淡水社」）等村社，傳教和學校教育一直維持不斷（雖然，在大員的荷蘭長官最後才了解，原來荷蘭教師利用下淡水社人不甚了解的臺南附近「新港社語」宣揚教義，乃至缺乏學習熱忱，經常溜課）。

荷蘭人向土著宣揚基督教義固然出自十七世紀基督新教試圖改變「野蠻人」信仰的「白種人的負擔」，對土著而言，卻是一種強加的現代性文明。不管是被迫或自願，土著菁英從學習聖經的過程，認識到文字的重要。等到漢人前來接洽土地使用權利，他們便可運用本身的語言能力，簽訂包含「番語」和漢語（閩南音）的契約，保障應有的權利，不致完全被漢人操縱。

圖2  1653年荷蘭繪制地圖顯示「卑南採金圖」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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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本圖為荷蘭人殖民臺灣時期繪制的「卑南採金圖」，呈現1640年代以來，大員長官為探尋臺東地區（卑南）金礦而開山闢路的第一條南臺灣「官道」。冉福立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台灣老地圖》（臺北：漢聲出版社，1997），上冊圖版篇，頁124。本圖版已獲冉福立書面同意轉載。）
圖3　荷蘭卑南採金路線在近代地圖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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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本圖依據1910年代繪制的臺灣地形圖，重新呈現1653年荷蘭人從臺南大員公司駐地前往臺東卑南社探尋金礦的陸地交通路線。此條道路和清末開山撫番時期所開闢的「浸水營古道」，以及日治時期拓展的「巴塱衛古道」有所不同。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中心李玉亭繪製。
附錄

表1  《臺灣婚姻登錄簿（1650-1661）》顯示小琉球島民婚姻形式
	編號
	公告日期
	結婚日期
	男方
	女方
	結婚地點／居住地
	頁數

	
	
	
	姓名
	出生地
	職業／身份
	姓名
	出生地
	身份
	
	

	1
	1650年2月20日
	1650年3月6日
	Hendrick Crambeer
	盧北克
	
	Anniken
	小琉球島
	
	此地（熱蘭遮城）
	P.269

	2
	1650年4月10日
	1650年4月24日
	Claes Theunissen
	De Steeg
	公司雇用馬廄管理員
	Taguatel
	小琉球島
	
	本城堡（熱蘭遮城）
	P.269-270

	3
	1651年4月16日
	1651年4月30日
	Harman Willems Eickmans
	阿姆斯特丹
	公司雇用助理
	Catarina
	小琉球島
	故通事Willem Gerrits之孀婦
	大員市
	P.272

	4
	1652年2月3日
	
	Sicke Pieters
	阿姆斯特丹
	大員港領航員
	Vongareij
	小琉球島
	
	本地（熱蘭遮城）
	P.276

	5
	1652年3月最後1日（31日）
	1652年4月14日
	Joannes Olario先生
	德文特
	公司雇用臺灣（Formosa）南路地區臨時政務首長
	Taguatel
	小琉球島
	故馬廄管理員Claes Teunis之孀婦（見編號3）
	
	P.277

	6
	1652年9月8日
	1652年9月29日
	Marinus Hendrick
	Hoedekenskerke
	士兵／公司雇員
	Tivorach
	小琉球島
	
	本地（熱蘭遮城）
	P.278-279

	7
	1653年2月16日
	
	Juriaen Scholten
	盧北克
	東印度公司雇用水手長
	Maria
	小琉球島
	故探訪傳道Hendrick  Hamton之孀婦
	本地（熱蘭遮城）
	P.279-280

	8
	1653年7月20日
	1653年8月10日
	Albert Volckers
	Greetsiel
	士兵
	Anna
	小琉球島
	恩斯赫德自由市民Jan Hendricxs之孀婦
	本地（熱蘭遮城）
	P.280

	9
	1653年7月20日
	1653年9月14日
	Jacob Meijer
	奧格斯堡
	自由市民／故小琉球島人Hester之鰥夫
	Maria
	小琉球島
	
	本地（熱蘭遮城）
	P.280

	10
	1653年12月21日
	
	Thomas Jans
	安恆
	公司員工
	Anna Carrij
	小琉球島
	本地自由市民Anthonij Six孀婦
	
	P.282

	11
	1654年1月25日
	1654年2月8日
	Salvador de Costa
	
	小琉球島人Anna之鰥夫／自由市民
	Sara
	小琉球島
	
	本地（熱蘭遮城）
	P.283

	12
	1655年5月30日
	1655年6月13日
	Gerbrant Jans
	Bont…
	本地教堂司事
	Maria
	小琉球島
	盧北克人Juriaen Scholten之孀婦（見編號12）
	本地（熱蘭遮城）
	P.288-289

	13
	1655年8月8日
	
	Barend Stuurman
	阿姆斯特丹
	公司雇用學校臨時教師
	Teijsou
	小琉球島
	孀婦
	
	P.290

	14
	1656年1月16日
	1656年1月30日
	Pieter Jans
	多德勒克
	
	Hester
	小琉球島
	
	
	P.292

	15
	1656年9月3日
	1656年9月17日
	Jacob Adix
	Oldenburg
	公司雇用中士
	Elisabeth
	小琉球島
	故士兵Pieter Preekstoel之孀婦
	
	p.293-294

	16
	1657年6月17日
	1657年7月1日
	Jasper Simons
	阿姆斯特丹
	公司雇用士兵
	Sara
	小琉球島
	故Marinus Hendrix之孀婦
	赤崁
	P.296

	17
	1657年8月12日
	1657年8月26日
	Jan Timones
	格羅寧根
	學校教師
	Stinia Tackareij
	搭樓
	
	
	P.297

	18
	1657年11月11日
	1657年11月29日
	Anthonij van Arckel
	Gorcum
	公司雇用學校臨時教師
	Monique
	小琉球島
	故政務員Joannes Olario之孀婦（見編號8，但女方姓名不同？）
	
	P.297-298

	19
	1658年3月17日
	1658年4月14日
	Adriaen Lamberth
	艾珍堤
	公司雇用生肉市場管理員
	Maria
	小琉球島
	故哈倫人掌旗官Jan Hendrixen之孀婦
	
	P.300

	20
	1658年4月28日
	1658年5月12日
	Egbert Jans de Haes
	奧斯納布呂克
	故Elisabeth Goosens新近鰥夫（見編號21）／公司雇用軍紀官
	Maria
	小琉球島
	故Jacob Meijer之孀婦（見編號14）
	
	P.301

	21
	1658年4月28日
	1658年5月12日
	Anthonij de Buck
	根特
	公司雇用園丁
	Annica
	小琉球島
	故Hendrik Crambeer之孀婦（見編號2）
	
	P.301

	22
	1658年6月9日
	1658年6月30日
	Francois Melcherts
	阿爾斯島
	公司雇用製舵匠
	Elisabeth
	小琉球島
	故中士Jacob Adix新寡孀婦（見編號39）
	
	P.302

	23
	1658年7月28日
	1658年8月11日
	Bartholomeus Egmonts
	阿姆斯特丹
	公司雇用下士
	Pinan
	麻里麻崙
	故士兵Frans Pee之新寡孀婦
	
	P.302-303

	24
	1658年10月13日
	1658年11月7日
	Joannes Renaldus
	海牙
	公司雇用助理
	Monica
	小琉球島
	故Anthonij van Arckel之新寡孀婦（見編號46）
	
	P.304

	25
	1659年5月11日
	1659年6月8日
	Hans Balthazar Wolf
	Laubach
	本地公司所屬軍械庫管理員
	Catharine
	小琉球島
	故雅加達人Leendert之孀婦
	
	P.307-308

	26
	1659年12月7日
	1659年12月21日
	David Cotenburch
	Amersfoort
	公司雇用中士
	Maria
	小琉球島
	故Adriaen Juriaen Lambertsen之孀婦（見編號49，姓名拼字不一致？）
	
	P.308-309

	27
	1660年1月4日
	1660年1月25日
	Christoffel Oliviers
	阿姆斯特丹
	公司雇用學校教師
	Catharina
	小琉球島
	故Harman Eijkmans先生之新寡孀婦（見編號4，姓氏拼字不一致？）
	
	P.309

	28
	1660年1月25日
	1660年2月15日
	Jacob Jans Keijser
	海牙
	公司雇用士兵
	Catharina
	小琉球島
	故中士Gabriel Vivan之孀婦
	
	P.309-310

	29
	1660年6月6日
	1660年6月20日
	Jan Juriaans
	阿姆斯特丹
	公司雇用士兵
	Tivarach
	小琉球島
	故士兵Jasper Simons之新寡孀婦（見編號43，但女方姓名不同？）
	
	P.311

	註：1.頁數欄之頁碼為《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之頁碼。
2.編號原書無，為整理時自行編列。
3.男女方之前次婚姻關係可在登錄簿中查到並且與原住民有關者，會註明（見編號╳）以便參看。


表2　《臺灣洗禮登錄簿（1655-1661）》顯示屏東地區土著婚生形式

	臺灣洗禮登錄簿（1655-1661）

	編號
	受洗日期
	受洗人
	父
	母
	備註
	頁數

	1
	1655年11月13日
	Maria
	Hendrick Crambeer
	Annica小琉球島人
	婚姻簿編號2（P.269）
	P.365

	2
	1655年12月9日
	Benedictus
	Harman Eijkmans
	Catrina小琉球島人
	婚姻簿編號4（P.272）
	P.366

	4
	1656年3月23日
	Susanna
	Gerbrant Jans Koster
	Maria小琉球島人
	婚姻簿編號29（P.288-289）
	P.368

	5
	1656年9月17日
	Mattijs
	Antonij小琉球島人
	Anna小琉球島人
	
	P.370

	6
	1656年11月9日
	Dieventjen
	Sicke Pieters
	Sara小琉球島人
	婚姻簿編號7（P.276）有父親姓名，但女方姓名為Vongareij
	P.371

	7
	1656年12月14日
	Hendrik
	Allaert Volckert
	Anna小琉球島人
	
	P.371

	8
	1657年3月19日
	Anna
	Pieter Jans
	Hester小琉球島人
	婚姻簿編號35（P.292）
	P.372

	10
	1657年10月9日
	Geertruid
	Frans Espere
	Vinou搭樓人
	
	P.374

	11
	1657年10月16日
	Pleuna
	Adriaen de Heems
	Maria小琉球島人
	
	P.374

	12
	1657年12月14日
	Maria
	Adam Henningh
	Catrina小琉球島人
	
	P.375

	13
	1658年1月13日
	Sara
	Gerbrant Jans Coster
	Maria小琉球島人
	婚姻簿編號29（P.288-289）
	P.376

	14
	1658年8月15日
	Anthonij
	Antonij van Arckel
	Monica小琉球島人
	婚姻簿編號46（P.297-298）
	P.378

	15
	1658年8月19日
	Maria
	Pieter Jans
	Hester小琉球島人
	婚姻簿編號35（P.292）
	P.378

	16
	1659年2月6日
	Gijsbert
	Antonij小琉球島人
	Anna小琉球島人
	
	P.381

	17
	1660年4月1日
	Paulus
	Willem Paulus
	Sara來自放索社
	
	P.384

	18
	1660年6月6日
	Willem
	Antonij小琉球島人
	Anna小琉球島人
	
	P.385

	19
	1660年10月7日
	Stefanus
	David Kotenberch
	Maria小琉球島人
	婚姻簿編號65（p.308-309）父親的姓名拼字不一致
	P.386-387

	20
	1660年11月4日
	Abigael
	Pieter Janssen
	Hester小琉球島人
	婚姻簿編號35（P.292）父親姓名拼字不一致
	P.387

	註：1.婚姻簿編號指「臺灣婚姻登錄簿（1650-1661）」整理表中編列之編號，原登錄簿無編號。編號後之頁碼為原書之頁碼。
　　2.頁數欄之頁碼為《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之頁碼。


注釋  第一章　荷蘭殖民時代屏東地域土著族群，1623-1661





� 李國銘曾經指出，荷蘭公司派駐萬丹等地區的傳道員長期以「新港社語」傳播基督教義，導致學童因語言不熟而影響就學意願。參見氏著，〈屏東平埔族群分類再議〉，收於潘英海、詹素娟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頁365-377。


� 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冊1-4，臺南：臺南市政府，2000-2011。《東印度事務報告》，中譯本由程紹剛譯著，《荷蘭人在福爾摩莎》，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Leonard Blusse& Natalie Everts, eds., The Formosan Encounter--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Vol. I-III,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1999-2006.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組織和對抗西班牙人在東亞地區的貿易活動，參見 Timothy Brook, Vermeer’s Hat: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an of the Global World ,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08, pp.15-18.


� 有關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佔據臺灣島之前的海上活動，參見 Paul Van Dyke, “The Anglo-Dutch Fleet of Defense（1620-1622）--Prelude to the Dutch Occupation of Taiwan”, in Leonard Blusse, ed., Around and About Formosa, Taipei: Ts'ao Yung-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SMC Publishing Inc., 2003, pp.61-82.


� 《熱蘭遮城日誌》，冊1，頁222。


� 《熱蘭遮城日誌》，冊1，頁135-136。


� 《熱蘭遮城日誌》，冊1，頁188-189。塔加里揚社人活躍在大岡山，顯示他們的獵場跨越下淡水溪東西兩岸。


� 《熱蘭遮城日誌》，冊1，頁222。1630年代後期，塔加里揚社人遭受荷蘭人重創之後，逐漸因人口稀少，勢力微弱，轉而由鄰近的阿猴社人所取代。從1644年開始，公司為鼓勵中國移民種植甘蔗和稻米，同時，也防止移民和赤崁附近土著混在一起，或侵佔土著獵場，特別撥出清水溪（二層行溪）以南，鹽水溪（今茄定附近三爺宮溪）和打狗（高雄舊稱）之間約有70公里沒有土著村社的地區，給予拓墾耕地。在1650年代，此地農夫據稱已有數千名。參見格斯．冉福立（Kess Zandvliet）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臺北：漢聲雜誌社，1997），下冊論述篇，「赤崁的土地規劃」，頁72-76。有關大員公司將「清水溪」以南到下淡水溪之間的廣大草埔撥給漢移民耕種的過程，參見Pol Heyns, “Land Rights in Dutch Formosa”, in Leonard Blusse, ed., Around and About Formosa, pp.141-160, especially on pp.19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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